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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牟平区王格庄镇下费格庄村，有一
口远近闻名的“状元井”，如今俨然成为一
个景点，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据村史记载，这口井由唐朝王格庄村
僧人开凿。相传，当时下费格庄村曾多次
打过水井，可是井水皆混浊不清，不能饮
用，村民吃水需到数里外的王格庄村挑水，
很不方便。王格庄村僧人闻知后，于唐乾
符四年（877）募集资金雇人凿井，凿出来的
井水混浊不堪，他用巨大的竖石把井水分
隔，奇迹出现了：形成了“右清左浊”的奇怪
现象，从此解决了村人的吃水问题。

南宋末年，福建莆田人唐末五代文学
家徐寅（858-929）的八世孙徐铎因父亲在
宁海（今牟平）为官，举家迁徙到牟平下费
格庄村。徐家自唐朝起，人才辈出，先后出
过三位状元三十五位进士，留下“鳌头三
占”“一方文武魁天下”等佳话。徐铎在下
费格庄村井栏石上刻下“徐井”二字，象征
徐氏家族人才像这井水，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该井遂成为了文化的象征。

牟平百姓很希望有朝一日本地能出一
位状元。下费格庄村北面有一座大山，徐
寅的八世孙徐铎曾登上此山游览，后人就
称此山顶为“先生顶”。在“先生顶”前面还
有一座小山，山顶平阔，徐铎也曾登临，村
人称其“状元台”。20世纪70年代村里在

“状元台”下修起的水库，就叫“状元台”水
库，水库至今还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明朝嘉靖年间，村里族长说，徐氏家族
出了三位状元，这井既然是“徐井”，干脆叫
它“状元井”，给村里带来“文”气，让村里多
出文人大官。于是，族长便请人在“徐井”的
旁边刻上“状元井”字样，寄托着村民对教育
的重视与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在20世纪70年代初，刻字的井栏被人
砸毁，抛于沟底，井口也被用石板封死。幸
运的是，水井因此反而得到了很好保护。
后来，村里将废弃的“状元井”打开，发现井
水不减，清可见底。村民又重新竖起井栏
石，刻上“状元井”字样，并在这三个字的旁
边刻上小字“北有先生顶 状元台 遥相辉
映”。由于自来水的普及，村民们很少来此
打水做饭，但是仍然时常有人来打水泡茶
喝，经检测，水呈弱碱性，适宜泡茶、煮粥。

舆地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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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

农历三月三，又称上巳节，是汉
民族的传统节日。

1938 年农历三月初三（4 月 3
日）却是刻在牟平百姓骨子里，永远
挥之不去的痛。那一天，凶神恶煞
的日本兵进了村，烧杀抢掠，无恶不
作。我的家乡牟平县解甲庄镇东解
甲庄村（现莱山区解甲庄街道东解
甲庄村）也是这场浩劫中的罹难村
庄之一。时至今日，村里上了年岁
的老人还把“那年三月三”这句话常
挂嘴边。他们时常向后人控诉日本
军国主义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
行，告诫子孙们“前事不忘，后事之
师，勿忘屈辱历史”。

罄竹难书的暴行

1938年4月3日，日军在我的家
乡解甲庄镇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
的惨案。1985年版《解甲庄镇志》清
晰记录了当年日军暴行——

辛安惨案：日军闯入辛安村，焚
烧房屋17间，刺杀无辜百姓4人，随
后西进。

刘家埠惨案：近百名日军离开
辛安村，兵分四路扑进刘家埠村。
他们烧杀抢掠，挨户搜查。其中一
路日军将村民宇守明、宇培远、宇万
发、宇万传、宇万松、老王（名字不
详）等人，押解到郭家屯村南公路
上，用刺刀活活刺死。与此同时，村
里的日军见人就杀，近者用刺刀杀，
远者用枪射击。在近两个小时内，
日军共杀害善良群众23人。

望杆墩惨案：日军离开刘家埠
继续前行，下了烟威路，南行来到
望杆墩村。他们先纵火烧毁房屋
100 余间，然后把来不及逃脱的 7
人威逼到望杆寺前的广场上刺
杀。7人中，有2个和尚，1个路人，
1个长工，3个村民。日军撤离后，
除法号为“裕丰”的和尚，因未刺中
要害，诈死侥幸逃过一劫外，其余
全部遇难。

曲家洼惨案：出了望杆墩村，日
军继续南行，来到曲家洼村。日军
焚烧草垛不计其数，打伤骡子1头，
刺杀百姓2人。

东解甲庄人身侮辱事件：有一
股日军窜进曲家洼村南的东解甲庄
村，挨户搜捕，将未及逃脱的老弱病
残、商铺店主20余人剥光衣服，摄影
取乐。

镢头拍死日本兵

村里老人回忆说，1938年“三月
三”日军暴行的起因，与一名日本兵
之死有关。

1938年4月2日清晨，牟平县二

区郭家屯村（现烟台高新区郭家屯
村）百姓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青
年农民郭其祥（后参加抗日队伍，被
匪首孙振仙杀害）也扛着镢头，来到
村南公路边自家地里干活。

郭其祥干得热火朝天时，突然
被一阵汽车的轰鸣声吸引。他停下
手中镢头，远远看到一辆插着膏药
旗的日军吉普车沿着烟威公路，风
驰电掣般由西向东狂奔。

望着绝尘而去的汽车，想起平
日里日军的暴行，郭其祥怒火中烧，
一个大胆的念头油然而生：“挑”断
公路，给小鬼子制造点麻烦。主意
打定，他飞奔上路，三下五除二就将
公路刨了一条沟。刨好沟后，郭其
祥又用树枝覆盖，撒上泥土。正当
郭其祥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与郭
家屯村一路之隔的望杆墩村驻扎的
王贯一抗日游击队，也早已获取了
情报。王贯一命人迅速拆掉道路岔
口一座简易木桥，然后隐藏在公路
南侧的小树林里，伺机打伏击。那
辆吉普车行至辛安山口时，突然一
个紧急刹车，迅速调头折返。（事后
分析，可能是车中鬼子发现山上有
人影晃动。）当车返回到郭家屯路段
时，桥拆路毁不能前行。见此情形，
车里跳下来一胖一瘦两个日本兵查
看路况。说时迟那时快，埋伏在公
路旁的游击队员杀将出来，一齐向
吉普车投掷手榴弹。随着几声巨
响，吉普车被炸得不能动弹。

突如其来的袭击把两个日本兵
吓破了胆，他们慌不择路，抱头鼠
窜。游击队员和百姓们尾随其后，
紧紧追赶。郭其祥更是一马当先，
跑在队伍最前面。但见他大步流星
赶上一个胖子，抡圆了镢头将他打
翻在地，那日本兵一声没吭就一命
呜呼了。另一个瘦小的日本兵连滚
带爬钻进小树林，没了踪影。后来
有人说，被打死的那个鬼子是个日
军顾问，那个逃跑的日本兵跑回烟
台报了信儿，才引来第二天鬼子兵
的疯狂报复。

不能忘却的记忆

今年72岁的李文章是我的“忘
年交”。他的奶奶孙长寿亲身经历
了当年那场劫难。

李文章回忆说，我奶奶那年54
岁。三月三那天上午，突然听见有
人在胡同口声嘶力竭地呼喊：“快跑
啊，日本鬼子来啦。鬼子在刘家埠
杀了20多个人。快往南山跑！”当时
我大姐刚出生不久，我还没出生。
家里人手忙脚乱，慌作一团。我奶
奶是个小脚妇女，根本跑不动。她
索性告诉家人，你们跑吧，我都快60

岁的老婆儿了，鬼子兵来了也不能
对我怎么样，大不了一死。家里人
百般劝说无济于事，只能跟着众人
往南山里跑。家人走后，奶奶端了
一簸箕花生上了炕，盘腿在炕上剥
起了花生。不一会儿，听见门闩“哗
啦”一响，大门“轰”的一声被踹开，
两个端着明晃晃刺刀的日本兵冲
进院子来到北屋。我奶奶头都没
抬，依旧低头剥着花生。两个日本
兵一齐把刺刀抵在我奶奶的圆顶
帽子上，嘴里呜哩哇啦不知说着什
么。我奶奶用余光扫了一下眼前
的日本兵：两个鬼子个头都不高，
大约一米五，十八九岁的样子。见
我奶奶不吱声，其中一个鬼子左
手持枪，右手拉开靠炕边的桌子
抽屉，把抽屉里 3 个生鸡蛋装进
口袋里。接着，又在簸箕里抓了
两大把花生塞进口袋。另一个也
抽手装满了布兜。两个鬼子又呜
哩哇啦嘀咕了一通，然后转身冲
出家门，扬长而去。

事后心有余悸的奶奶回忆说，
当时心想今天可能是躲不过这场灾
难了，索性横下一条心，反正是个
死。不知为什么，那两个小鬼子抢
了些东西后竟没杀她。真是不幸中
的万幸。

今年93岁的李增尧老人也是那
年“三月三”暴行的亲历者，他对80
多年前的那段经历记忆犹新。他
说，那年他7岁。鬼子要来时，他正
和小伙伴们在杨家胡同玩摔泥巴。
玩兴正浓时，就看见大人小孩儿冲
出家门，慌慌张张乱成一锅粥。他
父亲在人流中找到他，二话不说一
把拽住他的胳膊随着人流就往南边
跑。鬼子撤走后，听大人们说，村里
有二十几个没来得及逃跑的老弱和
一小作坊主藏身在南大院的草垛
里，被鬼子全部搜了出来。鬼子用
刺刀逼着把他们驱赶到村东土地庙
前，脱光衣服跪成一排。

一个鬼子兵拿着相机不停地拍
着照片，一旁围着的鬼子哈哈大
笑。拍照过后，他们架起了机枪拉
响了枪栓。正在这时，村民宋次山
骑着自行车到烟台办事返回来经过
这里，宋次山在北京日本人开的商
号里当学徒，会些日本话，于是就和
日本人交涉起来。交涉期间，村东
麦地里猛然响起了两声炮响，炮弹
是辛安山上我抗日游击队打的。闻
听炮声，鬼子不明就里，仓皇撤退，
20多名村民逃过一劫。

注：1. 文中资料采自 1985 年版
《解甲庄镇志》；

2.1983 年 8 月 1 日，郭其祥被民
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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